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今古奇觀
第二十三卷  文世高斷橋生死緣

　　蓋情之一字，假則流蕩忘返，真則從一而終；始或因情以離，後必因真而合。所以破鏡重圓，香勾再合，有自來也。　　話說

元朝，姑蘇有一士人，姓文，名世高，字希顏，生來天資敏捷，博洽好學，但因元朝輕儒，所以有志之士，都不肯去做官，情願隱

於山林，做些詞曲度日，故此文世高功名之念少，而詩酒之情濃。到至正年間，已是二�過頭，因慕西湖佳麗，來到杭州，於錢塘
門外昭慶寺前，尋了一所精潔書院，安頓了行李、書籍，卻整日去湖上遨遊。信步間行，偶然步至斷橋左側，見翠竹林中，屹立一

門，門額上有一匾，曰「喬木世家」。世高緩步而入，覺綠槐修竹，清陰欲滴；池內蓮花馥鬱，分外可人。世高緣景致佳甚，盤桓

良久，忽聞有人嬌語道：「美哉少年！」世高聞之，因而四顧，忽見池溏之上、台榭之東，綠陰中，小樓內，有一小嬌娥，傾城國

色，在那裡遮遮掩掩的偷看。

　　世高欲進不敢，只得緩步而出，意欲訪問鄰家，又不好輕問得，適見花粉店中，坐著一個老婦人，世高走進前，陪一個小心

道：「老娘娘，借寶店坐一坐。」那老婦人道：「任憑相公坐，不訪，只沒有好茶相款。」世高見這老嫗說話賢而有理，便問道：

「老娘娘高姓？」老婦人接口道：「老身母家姓李，嫁與施家。先夫亡故�年，只生得一個小女。因先夫排行第�，人多稱老身施�
娘，但不知相公高姓，仙鄉何處，到此何干？」世高道：「在下姑蘇人，姓文，因慕西湖山水，特來一遊。」施�娘道：「相公是
特來游西湖，便是最知趣的人了。」

　　世高見他通文達禮，料道不是粗蠢之人，便接口道：「老娘娘，前面那高樓門，是什麼樣人家？」施�娘道：「是鄉宦劉萬戶
家。可惜這樣人家，並無子嗣，只生得一位小姐，叫做秀英，已是�八歲了，尚未吃茶。」世高故意驚訝，道：
　　「男大當婚，女大須嫁。論起年紀，�八歲，就是小戶人家也多嫁了，何況宦家？」施�娘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劉萬戶只因
這小姐生得聰明伶俐，善能吟詩作賦，愛惜他如掌上之珠，不肯嫁與平常人家；必須嫁於讀書有功名之人，贅在家裡，與他撐持門

戶。所以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把青春都錯過了。」世高道：「老娘娘，可曾見小姐過麼？」施�娘道：「老身與他是近鄰，時常賣花
粉與他，怎麼不見？」

　　世高聽見，暗喜道：「合拍得緊！今日且未可說出。」遂叫聲咶噪，起身回去，細細思想道：「這姻緣准在此老婦人身上，有

些針線。但這老婦人，賣花粉過日，家道料不豐腴，我須破些錢鈔，用些甜言笑語，以圖僥倖。」是夜思念秀英小姐，道：「他是

閨門處女，如何就輕意出口稱贊我？他既稱贊我，必有我的意思。況又道：『美哉少年，尤為難得。』」在牀上翻來復去，睡不

著，忽然不知不覺，夢到城隍廟裡，一心牽掛著秀英小姐，便就廟裡城隍面前禱告道：「不知世高與劉秀英，有婚姻之緣否？」城

隍吩咐判官，查他婚姻薄籍。判官呈上，城隍看了，便就案上硃筆，寫下四句與文世高，接得在手，仔細一看，上道：

　　爾問婚姻，只看香勾。

　　破鏡重圓，悽惶好逑。

　　文世高正在詳審之際，旁邊判官高聲一喝，颯然驚覺，乃是南柯一夢，仔細思量：「此夢實為怪異。但『破鏡重圓，悽惶好

逑』二句，其中有合而離、離而合之事，且待婚姻到手，再作區處。」到天明，急用了早膳，帶了兩錠銀子，踱到施�娘店中來。
　　那施�娘正在那裡整理花粉，抬起頭來，見文世高在面前，便道：「相公，今日有什麼事又來？」文世高道：「有件事央挽老
娘。」施�娘道：「有何事？若可行的，當得效勞。」文世高便去袖中，取出銀子來，塞進施�娘袖中，道：「在下並不曾有妻
室，要老娘做個媒人。」施�娘見他口氣，明明是昨日說了秀英小姐身上來的，卻故意問道：「相公看上了那一家姐姐，要老身做
媒？」文世高道：「就是老娘昨日說的劉秀英小姐。」施�娘道：「相公差矣。若是別家，便可領命；若說劉家，這事實難從命。
只因劉萬戶，生性古執，所以遲到於今。多少在城鄉宦，求他為婚，尚且不從，何況異鄉之人？不是老身衝撞你說，你不過是個窮

酸，如何得肯？尊賜斷不敢領。」便去袖中摸出那兩錠銀子來送還文世高。

　　世高連忙道：「老娘娘，你且收著，在下還有一句話要說。」

　　即將店前椅子，移近櫃邊，道：「不是在下妄想，只因昨日步入劉萬戶園亭，親見小姐在小樓之內，見了我時，說一聲道：

　　「美哉少年！」看將起來，小姐這一句說話，明明有些緣故。今日特懇老娘進去，見一見小姐，於中相機而行。得便時，試問

小姐，可曾有這一句話說否。然而他是深閨小姐，如何就肯應承這句說話？畢竟要面紅耳赤。老娘是個走千家、踏萬戶，極聰明的

人，須看風使船，且待他口聲何如，在下這幾兩銀子，權作酬勞之意，不必過謙。在下晚間再來討回話。」

　　施�娘聽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劉小姐若沒這句說話，你再也休想；若果有這句話，老身何惜去一遭。但你不可弔謊；若弔了
謊，是不是老身偌大的罪過，反說是輕薄他，日後再難見他的面，這關係非同小可。你不可說空頭話。」文世高道：

　　「我正要托你做事，如何敢說謊？若是在下說謊，便就天誅地滅，前程不吉！」施�娘見他發了咒，料到未必是謊，即忙轉口
道：「老身特為相公去走一遭，看你姻緣如何。若果是你姻緣，自然天從人願；若不是姻緣，你休妄想，纏我也是無益的。」文世

高點首道：「自然，曉得。」便回下處。正是：

　　眼觀捷旌旗，耳聽好消息。

　　卻說施�娘著落了袖裡這兩錠銀子，安排午飯吃了，揀取幾枝奇巧時新花兒，將一個好花籃來盛著，慢慢恰走劉家來。正是：
　　本為賣花老嫗，權作探花冰人。

　　「三姑六婆不久」，斯言永遠當遵。

　　卻說這劉小姐自見文世高之後，好生放他不下，暗想道：

　　「我看他一表非俗，斷不是尋常之輩；若得與他夫妻偕老，不枉我這一雙識英雄的俊眼兒。我今年已�八歲，若不嫁與此等之
人，更揀何人？但我爹爹執意定要嫁勢要之人，不知勢要之人，就是貧賤之人做起的。揀到如今，徒把青春耽誤過了，豈不可歎，

日後難逢？」這是小姐的私念。大凡女人再起不得這一點貪愛之念，若起了時，便就心猿意馬，把捉不定。

　　恰值那施�娘提了花藍兒來劉家，見了老夫人，道個萬福。夫人還禮道：「施媽媽，久不見你了。」�娘道：「因家間窮忙，
失看老奶奶和小姐。今日新做得幾枝好花兒，送與小姐戴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我家小姐正思量你的花兒戴。你來的好！」

　　吃了茶，就走到小姐繡房門口，扯開簾兒，走將人去。只見小姐倚著闌杆，似一絲雨氣模樣，上前忙道個萬福。恰值小姐思念

少年，一時不知，見施�娘道了萬福，方才曉得有人到來，急轉身回禮道：「媽媽，為何這幾時不來看我？可有什麼時新巧色花朵
兒麼？」施�娘道：「有，有！」連忙開了花藍兒，都是嶄新花樣，一枝枝取出來，放在桌上；卻取起一朵喜踏連科的金枝金梗異
樣好花兒，插在小姐頭上，道：「但願小姐明日嫁個連中三元的美少年，帶挈老身吃杯喜酒，可好麼？」小姐笑笑，隨便他帶了。

　　恰好丫鬟春嬌送進茶水。施�娘接杯在手，順口兒道：
　　「老婆子今日吃了小姐的茶，不知幾時吃小姐的喜酒哩！常時受小姐的好處，一些也不曾補報得，日夜在心。明日若替小姐做

得一頭好媒，老婆子方才放心得下。」小姐口中雖不做聲，卻也不怪他說。

　　施�娘看房中無人，便走進小姐身邊一步，道：「小姐，老身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，敢在小姐面前說麼？若不嫌老身多嘴，方
敢說；若怪老身，老身也就不說了。」小姐道：「媽媽，你是老人家，如何怪你？有話但說，不妨。」施�娘便輕聲說道：「小
姐，你前日樓上可曾見一個少年的郎君麼？」小姐臉上微紅，慢慢地道：「沒有。」口中雖然答應，那意思甚解。施�娘見他像個
不嗔怪的意思，料道是曾見過的，因又說道：「你休瞞我。那少年郎君，今日特來了見我，說前日見了小姐，小姐稱贊他美少年，



可曾有的麼？」小姐不覺滿面通紅，便不做聲。施�娘知竅，便說道：「那少年郎君，是蘇州人，姓文，真個好一風流人品。小姐
若得嫁他，日後夫榮妻貴，也不枉了小姐芳容。你心下如何？」那小姐把頭低了，微微一笑。施�娘見小姐這般光景，料道�有九
肯，又說道：

　　「文相公思想小姐，自從昨日至今，一連來數次，要老身訪問小姐消息。不知小姐有何話說？」那小姐道：「沒有什麼話說，

便不知這人可曾娶……」便不言了。施�娘接口道：「他說不曾娶妻，所以求老身做媒。據我看起來，這人不是個薄倖之人；論相
貌，與小姐恰好是一對兒，不可錯過了這好親事。小姐若肯應允，老身出去就與他說知。」小姐將頭點了一點。施�娘會意，忙收
拾花籃起身。小姐又扯住他衣袂道：「老媽媽謹言！」施�娘道：「不必吩咐。」出來見了老夫人，道：「小姐幾枝好花兒，明日
再送來。」說罷自去，正是：

　　背地商量無好語，私房計較有姦情。

　　施�娘出得門來，那文世高早已在店中候久了，見了施�娘欣然有些喜色，便深深唱一個喏，道：「那事如何？」施�娘細細說
了一遍。喜得那文世高渾身如鑽骨癢一般，非常快樂，道：「小姐這般光景，婚姻事大半可成。我明白做一首詩，勞老娘寄與小姐

一看，或求他和我一詩，或求他信物一件，以為終身之計，全仗維持。」施�娘依允了。
　　文世高回寓，當晚一夜不眠，明日早起，取出白綾汗巾一方，磨濃了墨，寫七言絕句一首於上：

　　天仙尚惜人年少，人少安能不慕仙？

　　一語三生緣已定，莫教錦片失當前。

　　寫完，封好了，急急走到店中，付與施�娘，道：「煩老娘與我寄去，千萬討小姐一個回信。事成，重重相謝。」
　　施�娘袖了詩，又揀幾枝好花兒，假意踱到劉家去，見了老夫人，道：「今選上好花兒，比昨日的又好，特送與小姐。」
　　說完了，便望小姐臥樓上走。小姐見了，比昨日更自不同，即忙見禮，施�娘四顧無人，便去袖中摸出那條汗巾兒，遞與小
姐。小姐打開一看，卻是一首詩。仔細看來，大是鍾情的意思。又見他寫作俱妙，一發動了個愛才的念，看了不忍放手。施�娘見
他這般不捨，就道：「小姐高才，何不就和一首？」

　　小姐笑道：「如何便好和得？」施�娘道：「文相公還要問你求件信物兒，以為終身之計。」小姐聽罷，便親到箱子內取出親
手繡的一件花汗巾，拿起一枝紫毫筆，就題一詩於上云：

　　英雄自是風雲客，兒女蛾眉敢認仙？

　　若問武陵何處是？桃花流水到門前。

　　題完詩，就遞與施�娘。�娘道：「你兩個既是這般相愛，定是前生結下的夫妻，但不知這詩中可曾約他幾時相會？」小姐
道：「我詩中之意，雖未有期，卻教他早晚來會便了。」施�娘道：「如此固好，但府上銅牆鐵壁，門戶深沉，卻教他從何處進
來？」小姐聽了，沒做理會。施�娘是偷香竊玉的老作家，推開窗，四圍一看，道：「有了！老身的後門緊靠著這花園牆內樓台石
邊。小姐，你晚間可到石上，垂過一條索子來，教文世高執著索子，攀著樹枝，便可進來。」小姐道：「恰好有條鞦韆索在此。且

喜這石旁有一枝老樹，盡可攀緣，驚無失足之虞。」

　　兩個計較得端端正正。小姐又取出一隻穿得半新不舊的繡花鞋兒，遞與媽媽，道：「以此為證。」施�娘袖了繡鞋兒，並花汗
巾，起身作別。臨行時，小姐去奩妝裡取金釵一股，贈與施媽媽，道：「權作謝儀，休嫌菲薄。」又叮囑了幾句，送至樓門口。正

是：

　　情到相關處，身心不自由；

　　和盤都托出，閨閣惹風流。

　　施�娘急急走至店中，那文世高已候久了。施�娘道：
　　「文相公，恭喜，賀喜，天賜良緣！我今日為你作合，你休負了我這千片苦心。」遂取出汗巾、繡鞋兒，遞與文世高。世高一

看，果真是天賜平地登天，喜之不勝。再看詩意，不獨情意綢繆，而詞彩香豔風流，更令人愛慕。看了繡鞋兒，纖小異常，又令人

愛殺。正是仔細玩弄之際，忽然想起夢中城隍之言，「若問婚姻，只看香勾」之句，遂歎一聲，道：「好奇怪！」施�娘道：「有
何奇怪？」文世高便將夢中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施�娘道：「可見夫妻真五百年結就的，不然，一見便何留情至此？」文世高遂把汗
巾、繡鞋，放入袖中。施�娘道：
　　「還有好處哩，約你晚間相會！」並從牆上放索之計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喜得那文世高眉花眼笑，連叫謝天謝地；走到寓

所，換了一套新鮮衣服。

　　等到黃昏，街鼓微動，文世高就悄悄到施�娘家等候。候不多時，只聽得牆頭上果有鞦韆索放過來。施�娘扶了文生，文生弔
住索子，扒上牆頭，慌慌張張，攀著一枝枯樹枝，正欲跨到石上，不料著那枯樹一斷，從空倒跌在石峰上，立時喪命。只道是：

　　兩地相思今會面，誰知樂事變成悲！

　　施�娘見文生跨過了牆，只道落了好處，竟自閉門而睡不題。小姐見文生已上牆頭，正欲相迎，怎知跌下，竟不動了，急走進
身邊一看，見牙關緊閉，手足冰冷，忙去摸他口鼻，一些氣息全無。小姐慌了手腳，一霎時，滿身寒顫起來，待欲救他，又無計

策，只得又去口鼻邊摸一摸，氣息全無，身上愈冷了；悽惶無措，不覺雨淚交流：一則恐明早父母看見屍首，查究起來，遺責難

逃；二則文生因我而亡，我豈人獨生之理？千思百想，只得將鞦韆索自縊而死。正是：

　　可憐嫩葉嬌花女，頓作亡生殞命人！

　　且說春嬌這丫鬟原是粗婢，日日清早，小姐幾次叫他，也不就起來；這晚，小姐因有心事，叫他先睡，故不知小姐自縊而死，

竟睡得個不亦樂乎。老夫人不見春嬌出來取麵湯，隨即自上樓來，叫：『春嬌，這時節，怎麼還不拿麵湯與小姐洗面？」那春嬌從

睡夢中驚醒起來，見老夫人立在他面前，也便呆了。老夫人只道小姐貪睡，口裡道：「女兒，你也忒嬌養了，這時光還不起來，莫

非身子有些不快麼？」總不見則聲，急急走到牀前一看，並不見影響，忙問春嬌道：「小姐在那裡？」春嬌夢夢不知，下樓四週一

看，只見樓台石上，跌死一少年男子；舉頭一看，樹上吊著的，卻是秀英女兒，一時嚇倒，口裡只叫道：「怎麼好，怎麼好！」急

叫春嬌把小姐抱起，自去喉間解了鞦韆索子，放將下來，已是直挺挺，一毫氣息都無了。慌忙走到房中，見了劉萬戶，雨淚如雨，

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　　劉萬戶不知甚麼緣故，問道：「為何事這般慌張？」夫人咽了半日，方說得一句出，道：「女兒縊死了！」劉萬戶驚得面如土

色，急忙同了夫人，走到石邊，看見兩個死屍，便則聲不得，點點頭，歎一口氣，道：「這般醜事，怎處？」細問春嬌，知是施婆

做腳，劉萬戶對夫人道：「女兒之死，這也罷了，但這賊屍，卻怎麼處？」因又想道：「這事既是施婆做的，須叫他來設法出去。

」便悄悄叫家人去喚施婆。

　　那時施�娘，起五更就立在後門頭，等文生下來；再不見鞦韆索子，好生疑慮，不住的走進走出，絕不見影兒，心裡委決不
下。忽然間，劉家兩個人走到面前，道：「施媽媽，奶奶立等你說句話。」那施媽媽聽了這句話，嚇得面上，就像開染坊的，一搭

兒紅，一搭兒紫，料道這事犯出來了，又沒法兒做個脫身之計，只得硬著膽來見老夫人。

　　夫人道：「你如何害我小姐？」施媽媽道：「並不關我事，這都是小姐自看上了文生，賦詩相約，自家做出來的。」老夫人

道：「如今兩個都死了，怎麼處？」施媽媽聽了這一句，一發魂都沒有了。同到山石邊一看，連這施媽媽，也哭起來，劉萬戶道：

「做得好事！誰要你哭？如今事已至此，無可奈何，我家醜事，豈可外揚？卻怎麼弄得這兩個屍首出去方好。恐家中小廝得知，人

多口多，不當穩便。」施媽媽接口道：「我有個姪兒李夫，原賣棺木為生。他家有三個工人。待我去叫他，晚間寂寂抬一口大些的



棺木來，把他二人共殮了，悄悄抬到山裡埋葬了，誰人得知？」劉萬戶與夫人都點頭會意，取三�兩銀子與施媽媽，叫他速去打
點，又吩咐道：「切莫聲張。

　　來扛抬的人，切莫與他說真話。若做得乾淨，前情我也不計較你了。棺木須要黃昏人靜，從後門抬進，不可與一人知覺。

　　凡事謹言，不可漏泄。」說罷，施媽媽自出，暗暗的打點停妥。

　　到得人靜，劉萬戶只叫春嬌開了後門，放那抬棺的悄悄而入。

　　扛抬的人留在外廂，單叫李夫進來，把兩個屍首，放做一柩。

　　老夫人不敢高聲大哭，因愛惜這個女兒，雖有家資，已死無靠，遂將房中金珠首飾，盡數都放在棺內，方將棺材蓋上釘好。老

夫人又賞了扛抬的人，悄地抬出，抬到天竺峰下，掘開土來，把棺材放下。李夫吩咐眾人道：「你們抬了這半夜，也辛苦了，你們

先自回去，買些酒吃。我受人之托，當終人之事，我自家來埋葬了。」眾人取了扛索而回。

　　獨李夫心懷歹意，因人殮時，見老夫人將金銀首飾放在棺內，約摸也有三百金。李夫是眼孔小的人，生平何曾見過這許多東

西？一時眼熱，恨不拿來，揣在懷裡，故先打發了這幾個人回去，再四顧無人，便將鐵鋤把棺蓋著實打了幾下，那棺蓋就鬆開一條

縫。原來李夫先前用了賊智，便預備著這個意思，於釘釘時節，就不著實釘緊，所以一敲就開，再將鐵鋤去了口邊，撬將開來，把

棺蓋鍁開，放在旁邊；正要伸手去小姐頭上拔他首飾，你道世上有這樣遇巧的事！一邊李夫去取首飾，一邊文世高還魂轉來，歎息

叫聲！

　　那李夫吃了一驚，只道是死鬼做怪，慌了手腳，連忙便跑。只聽得呼呼有鬼，從後趕來，愈覺得心慌，急急往前奔走，一連跑

了四五里路，方才放心。回轉頭來一看，並沒有一個人影。低頭一看，原來腳上帶了一條大荊草，索索的，不住拖著。四邊荒草亂

響，不覺疑心生暗鬼起來。李夫原不是久慣劫墳之人，所以一驚便走回去，那裡還轉來？正是：

　　驚魚脫卻金鉤釣，擺尾搖頭再下來。

　　且說文世高還魂轉來遍身疼痛難當，又不知何處，舉目茫然。但見，淡月彎彎，殘星點點；荒蒿滿眼，古木參天。見自己存身

棺內，誰知棺內又有一屍，料是秀英小姐了，抱著小姐的屍首，哭道：「我固為香而死，卿必因我而亡。既得生同情，死同穴，志

亦足矣。」因以面對面，抱著，只是哭。如小姐不能回生，便欲再尋死地。忽見鼻孔中微有氣息，文生急按耳哀呼，以氣接氣。良

久，秀英星眼微開。文生大喜，漸漸扶起，覺音容如舊。

　　二人既醒，悲喜交集。秀英道：「今宵死而復生，實出意表，這是天意不絕爾我之配。但我父母，謂爾我已陷於死亡，無復再

生之理，不可聚歸。不若妾與君同去，晦跡山林，甘守清貧，何如？」文生點頭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」

　　兩人從壙中走去，文生因跌壞，步履維艱。秀英只得幫著文生，將棺內被褥，打了一包；又將自己金銀首飾，收拾藏好；再將

棺蓋蓋好，把鐵鋤鋤些浮土，掩了棺木，攜了包裹，二人你攙我扶，乘著星月之下，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出山來，走到天亮，方才到

得水口。文生僱了一隻阿娘船，扶了秀英小姐下船，便與船家長幾錢銀子，買些魚肉酒果之類，燒一個平安神福紙。大家吃了神福

酒，遂解纜開船而去。正是：

　　偷去須從月下移，好風偏是送歸期；

　　旁人不識扁舟意，惟有新人仔細知。

　　這文生載了秀英小姐，就如范大夫載西施游五湖一般，船中好不歡悅。又是死而復生之後，重做夫妻，尤覺不同。只是身體跌

傷之後，少不暢意，每到了村鎮，便買些酒肉將息。

　　過了三日，早到了蘇州地面，文生先上去，叫了一乘暖轎子下來，收拾了包裹，放在轎內。兩人抬到家裡，歇下轎子，請那新

娘子出來，那時更自不同：

　　不道是嫦娥下降，也說是仙子臨凡。

　　原來文生父母雙亡，他獨自當家，就叫婢女收拾內房，打掃潔淨，立時買了花燭紙馬，拜起堂來，吃了交杯酒，方才就寢。從

此夫妻相敬如賓，自不必說。

　　且說老夫人當日打發了這棺材出門，暗暗啼哭不住，只因只此一女，日常不曾與他早定得親，以致今日做出醜事來，沒要緊，

把一塊肉，屈屈斷送了。心裡又懊恨，又記掛，不知埋葬得如何。次日去尋施�娘，正要問他埋葬的事。叫人去問，並無人答應。
推開門看時，細軟俱無，只剩得幾件粗傢伙在內。家人忙回覆了夫人。夫人愈加傷感道：「恐我與他日後計較，故此乘夜遁去了。

」正是：

　　千方百計虔婆子，逃向天涯沒影蹤。

　　那文生與秀英在家，正自歡娛，誰知好事多磨。其時至正末年，元順帝動�七萬民夫，濬通黃河故道，一時民不聊生，人人思
叛，妖人劉福通，以妖人倡亂，軍民遇害。劉萬戶以世冑人才，欽取調用。劉萬戶無可奈何，只得同夫人進京，以過蘇州，又值張

士誠作亂，路途騷動。那些軍士們，紛紛四散劫掠，遇著的便殺，有行李的便奪行李，到處父南子北，女哭兒啼，好不悽慘！劉萬

戶欲進不能，暫羈吳門。

　　過了幾日，那張士誠乘戰勝之勢，沿路侵犯到蘇州地面。

　　合郡人民驚竄。文生在圓城中，亦難存濟，只得打迭行囊，挈了秀英同走，也要投泊到驛中。秀英小姐遠遠望見一個人，竟像

父親模樣，急對丈夫道：「那是我父親，不知為何在此。但我父親不曾認得你，你可上前細細訪問明白。」

　　那文世高依了秀英之言，慢慢踱到劉萬戶面前，拱一拱手，道：「老先生是杭州人麼？」劉萬戶答道：「學生正是錢塘人。」

文生又道：「老先生高姓？」萬戶道：「姓劉，家下原係世冑。近因劉福通作亂，學生因取進京調用，並家眷羈滯在此。不意逢此

兵戈滿眼之際，不能前進，奈何？」

　　文生聽了這一番話，別了，回來對秀英小姐道：「果係是我泰山，連你母親也來在此。小姐聽得母親也在這裡，急欲上前一

見。文生扯住道：「未可造次，你我俱是死而復生之人，恐一時涉疑，反要惹起風波，更為不美，且慢慢再作區處。」

　　小姐不好拂丈夫之意，只得忍耐。然至親骨肉，一朝見了，如何勉強打熬得住？

　　是夜，秀英暫宿在館驛間壁，思念父母，竟不成眠，嗚嗚大哭，聲聞遠近。劉萬戶與夫人細聽哭聲，宛然親女秀英之聲也，心

中涉疑，急急往前一看，果是秀英。

　　老夫人不管是人是鬼，一把抱住了大哭，獨劉萬戶全然不信，因說女已死久，必然是個鬼祟，變幻惑人。秀英聞言，細細說明

前事。父親只是不信。秀英見父親古執，無計可施，只得說：「父親若果不信，可叫人回到天竺峰下，原舊葬埋之處，掘開一看。

若是空棺，則我二人不是鬼了。」

　　劉萬戶依言，吩咐老僕劉道，速往西湖天竺峰下，面同施婆姪兒李夫，掘開舊葬之處，看其有無，速來回報。劉道領了主人之

命，走到湖上去尋李夫。誰知李夫當夜開棺，恐怕日後事露，夜間就同姑娘逃走了，沒處尋下落。卻問得原先李夫手下，一個抬棺

之人，領了劉道到山中，掘開土來，打開棺材一看，果然做了孔夫子「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」。

　　劉道方信還魂是實，急急奔到蘇州，細細說知。劉萬戶始信以為實。然夫人見女兒重生，喜之不勝；獨劉萬戶見女婿是個窮

酸，辱沒了家譜，心中只是不樂，幾次要逐開他去，因干戈擾攘，姑且寧耐。

　　到得癸巳六月，淮南行省平章福壽，擊破了張士誠，會伯顏、貼木兒等，合兵進斬水破之。自此道路稍通。劉萬戶恐王命久

羈，急於趨赴，逐攜了夫人、女兒同上京師。文生亦欲同行，爭奈丈人是個極勢力的老花臉，竟棄逐文生，不許同往。文生卻與小

姐，依依不捨。那萬戶大怒，登時把秀英小姐扶上車兒，便對文生道：「我家累世不贅白丁，汝既有志讀書，須得擢名金榜，方許



為婚。」說罷，登乘如飛而去。

　　氣得那文生嚎啕大哭，珠淚填胸，昏暈幾絕，又思量道：「這老勢力如此可惡，而我妻賢淑，生死亦當相從。」遂緩步而進。

　　到得京師，那時劉萬戶新起用，好不聲勢赫奕，世高窮酸，如何敢近？旁邊又沒個傳消息紅娘，小姐如何知道文生在此，況客

中金盡，東奔西去，沒個投奔，好不苦楚。兼之臘月，朔風凜凜，彤雲密布，悠悠揚揚，下起一天雪來。文生冒雪而往，只見前面

一個婆婆，提著一壺酒，冒雪而來，就像施�娘模樣，漸漸走到面前。
　　施�娘抬頭一看，見是文生，好生驚恐，啐了一聲，也不開言，連忙提了酒壺，往前亂跑，口裡只管不住的念：「觀世音菩
薩！救苦救難的菩薩！」文生見他如此害怕，曉得他疑心是鬼，便連趕上幾步，道：「施�娘不要心慌，我不是鬼，我有話與你
說！」那施�娘心慌，也不聽得他的話，見他緊從後面趕來，越發道是鬼了，走得急，不料那地下雪滑，一交跌倒，把酒罐兒弄翻
在地，連忙爬起，那酒已潑翻了一半。文生忙上前扶住，道：「老娘不須怕得，我不是鬼。」連聲道「不是鬼」。施�娘仔細一
看，方才放心道：「你不要說慌，我是不怕鬼的。」文生道：「我實是人，並非虛謬。你卻不曉得我還魂轉來緣故，所以疑心，我

與劉小姐，都是活的了。」

　　施�娘道：「我不信。那棺材又是釘的，棺上又有土蓋了，如何走得出來？」文生道：「不知那時有甚麼人，來撬開棺木，要
盜小姐首飾，卻值我氣轉還魂那人就驚走了去。我見小姐屍首，知是為我而死。」並小姐亦還了魂的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　　施�娘道：「如今相公進京來何干？」文生道：「誰知小姐父親上京做官，驛中遇著了小姐，岳丈嫌我窮酸，竟帶他女兒進
京，將我撇下。我感小姐情義，不忍分離，只得在此伺候消處。今日衝寒出來，又訪不得一個音問，卻好撞著老娘。不知老娘也到

此住下為何？」施�娘道：「因你那日死後，我卻心慌懼罪，連夜與姪兒搬移他處。後因我女兒嫁了京中人，我也就同女兒來此，
盡可過活。相公既此無聊，何不到我舍下，粗茶淡飯，權住幾時？一邊溫習經書，待功名成就，再圖婚娶，何如？」文生正在窘迫

之際，見施�娘留他，真個是他鄉遇故知，跟了�娘就走。
　　走不上數�家門前，便是他女婿家。施�娘叫出女婿來見了，分賓主而坐，說其緣故。那女婿嗟訝不已。媽媽就去把先前剩下
的半壺酒，燙得火熱，拿兩碟小菜兒，與文生搪寒。自己就到外廂，收拾了一間書房，叫文生將行李搬來。

　　文生從此竟在施媽媽處作寓，凡三餐酒食之類，都是施媽媽供與他吃，文生本是不求聞達之人，因見世態炎涼，若不奮跡巍

科，如何得再續婚姻，以報劉小姐之潔？因此上，老實讀書。

　　那劉萬戶在京，人皆趨他富貴，知他只此一女，都來求他為婚。劉萬戶也不顧舊女婿，竟要另許勢豪。幸得秀英小姐守志不

從。父母苦勸，他便道：「若有人還得我香勾的，我就與他為婚。」萬戶見女兒立志賢貞，只得罷了。

　　一日，黃榜動，選場開，文世高果有奇才雄策，高掇巍科。那榜上名寫著蘇州文世高，豈有劉萬戶不知的道理？只因當日輕薄

他，只知姓文，那裡去問他名字，所以不知他中；

　　又量他這窮酸，如何得有這一日！在文生高中，也是本分內事，但劉萬戶小人心腸，只道富貴貧賤是生成的，不知富貴貧賤更

翻迭變，朝夕可以轉移的；但曉得富貴不會貧窮，不曉得貧賤也可富貴，但時運有遲早耳。奉勸世人，不可以目前窮通，認做了定

局。

　　文世高自中之後，人見他年少，未有妻室，紛紛的來與他議親。他一概回絕，仍用著舊媒人施媽媽，取出劉小姐原贈他的汗巾

一方、香勾一隻，遞與施媽媽，煩他到劉萬戶家去，看他如何回話。

　　施�娘即刻領了文老爺之命，喜孜孜來到劉萬戶衙內。衙內人見了施媽媽，俱各驚喜。施媽媽見了老夫人和小姐，真個如夢裡
相逢一般，取出小姐詩句、香勾，一五一�，說了文老爺圓親之意。合家歡喜道：「小姐果然善識英雄，又能守節！」劉萬戶也便
掇轉頭來道：「女兒眼力不差，守得著了。」

　　一面回覆施媽媽，擇日成親；一面高結彩樓，廣張筵席，迎文生入贅。說不盡那富貴繁華，享用無窮。文世高是個慷慨丈夫，

到此地位，把前頭事，一筆都勾。夫妻二人甚是感激施�娘恩義，厚酬之以金帛，並他女婿，也都時常照管他。
　　後來張士誠破了蘇州，文世高家業盡散，無復顧戀；因慕西湖，仍同秀英小姐，歸於大橋舊居，逍遥快樂，受用湖山佳景。當

日說他不守閨門，到今日又贊他守貞志烈，不更二夫，人人稱羨，個個道奇，傳滿了杭城內外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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